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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生活

“我参加过六届冬奥会。”一
开口，这个叫沙瓦·凯沙万的印度
人就把记者镇住了。“我以前是个
雪橇运动员，1998年的长野和
2002年的盐湖城，我都是印度代
表团旗手，也是唯一的运动员。”

凯沙万现在40岁，第一次参
加冬奥会才16岁。聊起他和阿里
夫，他说他们很像——— 都是“独
苗”选手，都是出生在山区。只不
过，阿里夫小时候还能在山坡上
滑野雪，但凯沙万小时候，印度没
有一条雪橇赛道。

所以，他的第一个“雪橇”是一
块背面装了轮子的木板。甚至直到
退役之前，在接触不到赛道的日子
里，他都是在公路上训练的。

我们好奇看了那些训练视
频，结果被吓得不轻。在山区的云
雾和密林间，这个有些疯狂的运
动员把雪橇底下的刃拆掉，换上
轮子，然后挑一段盘山路的顶点
出发，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山路
速降。躺在“公路雪橇”上，他滑过
羊群、村庄，躲过对向来的摩托、
横穿公路的孩童；看到公路上有
一排锥形隔离墩时，他会滑出精
准的S形路线绕墩，练习方向控
制；过180度的“发卡弯”时，由于
路面没有雪橇赛道那种倾斜度，
他只能把一侧的手和脚伸展开，
强行控速和改变方向。

甚至，他还曾从大货车车底
滑过，看得我们惊呼一声，他笑着
说“这样并不危险”。“这是不完美
的生活，但这是我热爱的事情。”
他说，“而当我参加了很多届冬奥
会后，我也发现有些事情，要大过
我自己的个人追求。”

不完美的比赛

职业生涯里，凯沙万在亚洲
杯拿过两金一银两铜，是印度唯
一在国际比赛中得过奖牌的冬季
项目选手。意大利队甚至曾许诺
给他免费使用所有训练设备和教
练团队，只要他代表意大利参赛。

他拒绝了，但也一直没能在
世界级比赛里更进一步。到他退
役，造价高昂的雪橇赛道也没在
印度建起来。二十多年间，印度冬
奥代表团的运动员人数，从他那
会儿的一人，增加到过后来最多
时的四人……

现在又变回了一个人。“印度
冰雪运动发展很慢，因为大多数
体育机构都设在新德里。那里是
气候炎热的平原，很多人觉得冰
雪运动没什么用。但出生在山区
的我们不这么想。”凯沙万说。这
也是为什么，他会和小他九岁的
滑雪运动员阿里夫惺惺相惜。

“在他还是个孩子时，我们就
认识了。”凯沙万说，阿里夫从小就

在家乡附近的山上滑雪，12岁在全
国少年比赛中崭露头角，2008年以
后就在国内没有对手了。

也是从那时起，阿里夫有了
关于冬奥的梦。“但印度没有符合
国际标准的赛道，大部分地方都
是野雪。滑完一次后，我们的运动
员经常得扛着雪板爬上山才能滑
第二次。”凯沙万说。

这些年来，阿里夫的父亲用开
雪具店的收入支撑孩子的训练。但
2018年前，阿里夫还是因为缺钱而
没法在欧洲打积分赛。他在网上搞
起了众筹，但最终错过了平昌冬奥
会。“我也曾经这样筹过款。”凯沙
万说，“后来，我把帮助过我的人的
名字都印在了比赛服上，就像他们
和我一起上场了一样。”

孤独而完美的快乐

走在各自的冰雪路上，两个
印度人一直很孤独——— 都选了一
个不容易发展的项目，都从少年坚
持到了壮年或中年，都站上了奥林
匹克的舞台，但也都没办法再向前
一步。他们或许都知道：一个运动
员一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自己
已经没有可能再去追求了。

在2月16日的男子回转比赛
中，阿里夫滑得很激进。旗门设置
和雪况都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但他始终没有控速，直到滑出了
赛道。“沙瓦（凯沙万）一直跟我说
要稳一点，起码要有个成绩，回国
了才能吸引更多人。”阿里夫赛后
说，“可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了，
我想证明我不止于此，我能滑得
更快。”看台上，凯沙万看出了阿
里夫的冒险。他有点遗憾，但也笑
着说：“这是他的运动家精神。”

在北京，凯沙万一直很快乐，

北京冬奥会的场馆让他兴奋，他
说以后想带印度孩子来训练。面
对中国记者，他和阿里夫都不止
一次提过：“我们是邻居，应该多
合作，我们要激励更多亚洲孩子
走上（滑雪）赛场。”

2月13日，延庆赛区大雪，高
山滑雪男子大回转有近一半选手
没能完赛，阿里夫在完赛选手里
排名倒数第二。他赛后直言比赛
很难，但也一直强调：“我滑得很
保守，因为今天天气不好，最大的
任务就是完赛，我得用这个成绩
去展示印度，激励印度人。”

那一边，看台上的凯沙万却
早就玩成了一个孩子——— 跟着现
场音乐跳舞，给所有运动员加油，
在雪里跟“冰墩墩”拍照：“这才是
冬天呀，是奥林匹克的节日！”

据新华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焦守广

视力突然降至0 . 25

“训练中觉得眼睛视线模
糊，甚至看不清踢向空中的
球。”熊鑫告诉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
初，训练期间感到视力明显下
降，看东西模糊，队医建议她到
医院检查，最终发现左眼内出
现“实质性占位”的情况，医生
说很有可能是眼底恶性黑色素
瘤。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熊
鑫不敢相信，辗转几家医院，做
了无数检查。2月10日，她到上
海五官科医院进行活检手术，
最终被确诊为眼底脉络膜恶性
黑色素瘤。

在一个多月的检查过程中，
肿瘤一直在快速生长，熊鑫很害
怕。她必须得到及时治疗，才有
可能抑制肿瘤的生长。目前，熊
鑫的左眼视力受损严重，已经干
扰到了正常生活，更不用提足球
训练了。因为出现了渗出性视网
膜脱落，熊鑫眼里的世界是波浪
形的，此前的视力在1 . 5左右，目
前仅有0.25。

根据医生给出的治疗方
案，熊鑫需要进行重离子质子
放疗，为期一个疗程。之后，每隔
三四个月要进行一次随访复查，
观察肿瘤是否被成功抑制。这个
病的风险非常大：一旦肿瘤无法
被抑制，有可能会失明；更严重
的是，肿瘤有转移到肝脏、心肺
的可能，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有
可能危及生命。

摆在熊鑫面前的困难，是
高达30万元的治疗费用。对于
熊鑫的家庭来说，这也不是一
笔可以负担的费用。熊鑫是河
南开封人，父母都是下岗工人。
从13岁开始，她一个人背井离乡
到上海追寻足球梦，在东华大学
读书期间，她凭借自己的能力挣
钱，加上学校的补贴，勉强可以
负担学费与日常开销。

求助信息瞬间获关注

“我不相信这个结果，但又
不得不去面对，我想进入国家
队，想再次身披国旗为国征
战……”2月11日晚，熊鑫的求

助信息发出后，瞬间获得了众
多足球圈人士以及社会的关
注，包括不久前夺得亚洲杯冠
军的中国女足队员们。

在熊鑫的母校东华大学，
不论是认识她的还是不认识她
的，都积极参与到这次捐款中，
献上了自己的绵薄之力。随着
数千人次的转发，水滴筹的消
息从朋友圈扩散至各个网络平
台，并刷爆了足球圈。在知名体
育互联网平台直播吧和懂球帝
上，官方还特意开设了专贴来
跟进熊鑫患病筹款的事宜，引
发无数网友的好评。3个小时不
到，便筹集了50余万元爱心款，
凑齐了现阶段的治疗费用。

熊鑫告诉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之前很多亲友都不
知道她生病，她发布求助信息
后，收到了很多老师、前辈还有
师兄弟姐妹们的祝福和帮助，
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给
她支持。她一边流泪一边感谢
着每一个给予她支持的人。

只要能够及时治疗，熊鑫
康复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与
肿瘤抗争注定是个漫长、痛苦
的过程，在得到无数人的支持
与鼓励后，熊鑫拥有了足够的
勇气来对抗病魔：“这么多人为
我保驾护航！我有信心！”

前段时间中国女足问鼎亚
洲杯，熊鑫全程观看了比赛直
播，场上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有

亲密作战的队友，也有女甲联
赛的对手。在看到中国女足时
隔16年重回亚洲巅峰夺冠的那
一刻，她仿佛回到了赛场，跟着
大家一同欢庆，而女足永不言
弃的精神也在激励着她同病魔
战斗。

想成立基金会帮更多人

熊鑫从小就喜欢踢球，学
习成绩也一直排在班里前几
名。爸爸担心她踢球影响学习，
所以熊鑫学习特别努力，为的就
是好好表现争取踢球的机会。小
学毕业时，校长和老师找她爸谈
话，在老师眼里，熊鑫是块学习
的料，希望她能上个好点儿的学
校，考个好大学。但因为熊鑫实
在太热爱足球了，所以小学毕业
后，13岁的她就到了上海，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踢球这条路。

目前22岁的熊鑫是东华大
学一名大四学生，即将在今年9
月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她曾经
是上海女足青年队的一员，代表
上海获得过全国第一届青年运
动会第一名，并多次获得全国联
赛冠军、全国锦标赛冠军。

2019年，熊鑫曾入选中国大
学生女足国家队，代表中国队
远赴意大利，参加第30届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获得第六名。此
外，她也曾随队获得过大学生
世界杯第五名、大学生亚洲杯
第四名等成绩。

熊鑫一直是个充满笑容的
女孩。在东华女足，作为即将本
科毕业的大四学姐，她已经担任
了两年队长。教练邱京巍说：“熊
鑫作为一名女足运动员，敢打、
敢抢、敢拼，是队内每一个人的
榜样。”

熊鑫说，踢球在很多人看
来很辛苦，但她不觉得苦，只要
能踢球就觉得很幸福。

接下来，就是正式治疗了。
“感谢大家，真的没想到能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筹到这么多钱。”
现阶段的治疗费是30万元，对
于多筹集的20万元，熊鑫正在
考虑成立一个基金会，以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她希望将自
己收获、感受到的社会温度，继
续温暖更多的人。

“至少，现在，现实还没有
把我击垮。”熊鑫在朋友圈里写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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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岁开始，她背井
离乡到上海追寻足球梦，
曾代表上海获得过全国第
一届青年运动会第一名，
多次获得全国联赛冠军、
全国锦标赛冠军。在为了
梦想不懈奋斗时，她却不
幸患上了左眼眼底脉络膜
恶性黑色素瘤。

“我不相信这个结果，
但又不得不去面对，我想
进入国家队，想再次身披
国旗为国征战……”东华
大学女足运动员熊鑫的求
助信息发出后，获得了足
球圈人士以及社会的关
注，包括不久前夺得亚洲
杯冠军的中国女足队员
们。熊鑫现阶段的治疗费
已凑齐，正在治疗中。

▲熊鑫目前正在住院治疗。

往日的熊鑫是个快乐的女孩。

受访者供图

这几天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有记者都在等一个印度人——— 穆
罕默德·阿里夫·汗，印度代表团旗手，本届冬奥会印度唯一的运动员，
那个被人们称作“一个人代表了近14亿同胞”的人。

但我们的目光总被另一个印度人所吸引，因为他实在太欢脱了。不
管哪个选手冲过终点，他都会蹦蹦跳跳地欢呼，把印度国旗甩得飞起，
那劲头好像所有运动员都是自家人，把现场的媒体同行都搞蒙了：“到
底谁才是那个印度人？”我们在看台下“逮”住了这个满场跑的印度人。
一聊才发现，他，也曾一人代表过十几亿同胞。

快看那个印度人
他孤独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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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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